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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夜光杯阅读·连载/
岳飞所犯何“罪”？
千古之下，人们在嗟叹之余，发

现诸如干涉立储，犯上抗命，反对议
和，坐拥重兵这些理由似乎没有一条
能单独证明“岳飞必须死”这一结论。
在冤案存在多处疑点，历史细节已经
不可能还原的情况下，多重因素合力
成了人们能够接受的唯一解释。

对岳飞的死，史书多有记载，且
正史野史几乎一致地认为是秦桧害
死岳飞。

史书记载，岳飞蒙冤时，当时另
一著名将领韩世忠闯进相府见秦桧：
“岳飞到底有什么罪，你要害他？”秦
桧回答：“其事莫须有。”此时秦桧大
权在握，有恃无恐，一句话就把韩世
忠给打发了。这也成了奸相秦桧迫害
岳飞的直接证据。

史料称，秦桧给岳飞罗织了三条
罪名，第一条罪名，说岳飞在军中抱
怨，国家没救了，皇上不修德。这叫
“指斥乘舆”批评皇帝。第二条罪名，
岳飞在撤军时问张宪“这天下事应该
怎么办啊？”张宪回答：“您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第三条罪名，岳飞跟张宪
说：“我跟太祖爷一样，都是 !"岁当
节度使。”这三句话，分开看是没什么
问题的。但连起来听，却给人无限的
想象空间。历史学讲究“剪刀#糨糊”，
秦桧对此自是熟稔，把这三句话粘合
在一起就是———岳飞想取而代之。这
样岳飞想不死都难了。

秦桧为什么要害岳飞呢？一说，
岳飞是抗金的主战派，秦桧是主和
派。政见不同，官场倾轧，打击异己，
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巩固权势地位，
当然得迫害主要政敌的主战派岳飞。
二说，秦桧是汉奸，是金兵在南宋的
卧底。这有史为证，秦桧，宋徽宗政和
年间中进士，曾任御史中丞，并主张
与金国作战。靖康二年（公元 $$"%

年）随徽、钦二宗等被俘至北方，转而
鼓吹合议，成为金太宗弟挞懒的亲
信。建炎四年（公元 $$!&年）秦桧被

挞懒遣归以为内应。正因此两点，秦
桧是陷害忠良岳飞的元凶被坐实，也
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

佞臣。”杭州栖霞岭东南麓埋葬着南
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忠骨。墓旁有四尊
跪像，为首的便是一代奸相秦桧。忠
奸真伪的鲜明对照，传达的是忠臣流
芳百世、奸臣遗臭万年的历史理念。

害死岳飞的主谋是谁？
近代以来，随着还原历史真相的

思潮渐起，为秦桧翻案的文章也日益
增多。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吕
思勉，在其 $'"!年所著的《白话本国
史》“论秦桧和岳飞”就直接为秦桧鸣
不平。书中写道，“和议在当时，本是
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
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
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
六人；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可见
秦桧开始是不主张议和的。后又论述
了撤军缘由，“诸将自夸雄豪，刘光
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
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
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
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馈饷，随意诛
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
……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
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
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
南方亦未易定也。”作为宰相的秦桧，
眼见各路军马渐成军阀之势对朝廷
产生威胁，自然会对皇上进言“撤军
议和，削兵权”以保皇权，这是他的职
责所在。

可见，说秦桧是迫害岳飞的主谋

确实有些冤，况且，作为宰相的秦桧
要杀封疆大吏的岳飞，没有高宗的首
肯，是万万不可能的。

其实，在明代就有人为秦桧鸣
冤，明代诗人文征明的词作《满江红·
拂拭残碑》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
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
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
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词
中直接点明，秦桧只不过是“奉帝
旨”而已。因为古代史家都有“为圣
君诲”的传统，所以后来正史少有为
秦桧鸣屈的。有趣的是，共和国的开
国领袖毛泽东，对岳飞冤案也有过
点评：“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
后是宋高宗。高宗不想打，要先‘安
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是赵构自己
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
能赞朕而已。’”这样，历史真相基本
清楚了：迫害岳飞的主谋是宋高宗
赵构，秦桧只不过是从犯和帮凶。为
什么高宗一意孤行，非要同金国议
和不可呢？原因在吕思勉的书中和
文征明的词中都做了说明。吕思勉
在书中提到，抗金的各路兵马包括
岳飞都已成军，雄视海内。熟悉宋史
的人应知道，这在“重文轻武、偃武
修文”的宋朝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对
缺乏军事才干、少威寡信的宋高宗
来说，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
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疑虑和恐惧。
所以，在岳飞打了胜仗后见好就收是
个不错的选择。

文征明的词指出了另一层原因，
赵构作为宋徽宗的第九子，即位于靖
康之难的非常之秋。父兄二人虽然被
掳到北方，但如果自己积极主战，他
们仍存在回銮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

能成为现实，他这个非常之秋即大位
者便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为自利自保
计，议和当然是不二的选择。而金国
设置的议和的前提是：除掉岳飞。有
史料记载，在双方暗中和谈时，兀术
曾给秦桧写信：“你天天求和，但是岳
飞却意图北伐，你方诚意何在。”在一
心求和的宋高宗面前，岳飞当然没有
求生的可能了。

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岳飞死于宋高宗赵构之手，这无

疑问。但这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
一种历史的必然呢？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
建王朝皇权的无上威严和“君为臣
纲，一言九鼎”的集权体制，让人产生
“羡慕嫉妒恨”的感受。为争皇权自然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为保皇权当政
者也是不择手段。通观中国历史，不
难发现，在“胜王败寇，赢者通吃”的
运行机制下，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的
"&&&多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雨腥
风的皇权争夺与皇权保卫史。每朝每
代每位皇上唯一的核心工作就是保
卫皇权，不让皇权旁落不让江山改
姓。“功高震主、坐拥重兵”是每位臣
子之大忌，往往引来杀身之祸，这在
哪个朝代都不例外。对皇权的潜在威
胁，当政者更是从不手软，“宁可错杀
一千，也绝不放走一个”。

宋高宗并不是一个愚蠢无能的
皇帝，不然不可能在北宋全面崩溃的
情况下临危受命，建立并巩固了南宋
王朝。高宗很清楚“自毁长城”的后
果。面对金国被岳飞打趴下，提出议
和的建议，他选择了见好就收接受金

国的条件与金国罢战议和。
这大概因为他想通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岳家军真能消灭金军
吗？”岳家军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但
金兵的损失也没有到伤筋动骨动摇
国力的地步。南宋初创，战争中百业
凋敝，国力不强，拿什么去消灭金兵
呢？显然没有把握。

第二个问题，与淮西兵变类似的
事件会再次发生吗？发生了怎么应
对？绍兴七年（公元 $$!%年）三月，刘
世光退休后，他所带领的淮西军各部
互不隶属，矛盾日显，朝廷无法驾驭，
最终其旧部叛变，掳走大量官员、百
姓投降伪齐。这就是淮西兵变。当前
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朝廷对各路
军马的驾驭能力依然很弱，无法应对
淮西兵变的类似事件更无法承受又
一次淮西兵变的后果。

第三个问题，岳飞是个忠臣，但
他的部下呢？会不会也来次“黄袍加
身”？岳飞的“岳家军”有十万之众，
兵力最强财力最厚，名义上是王师，
实际上是私家军，各级军官对岳飞
的忠诚度比对朝廷还要高，潜在隐
患很大。何况当时岳飞“干涉立储，
犯上抗命，反对议和，坐拥重兵”条
条属实，条条都对皇权存在莫大的
潜在威胁。通过全盘权衡，相比于屈
辱的和约，保卫皇权当然更重要。想
通这些，高宗自会作出“正确”的决
定，趁着宋军占了一点优势，赶紧和
谈。对于岳飞来说，当然就是悲剧
了，而且，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胜绩越
大，距离自身的悲剧性结局就越近。
客观地说，放在哪朝哪代哪个皇帝
都会这样决断。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的个性，不管
岳飞怎么想怎么忠义，但他的存在已
经对皇权产生了威胁，在皇权至上不
容任何侵犯的体制下，他的悲剧是必
然的，或者说他终究摆脱不了体制的
魔咒。前面的赵朔后来的袁崇焕也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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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虽紧，可刀二羊还是给老祜巴和芒
果寨的乡亲们买了一些礼物，按约准时到达
集合地。艾蛟已在一棵老榕树下翘首以待。
一辆有木制顶棚的马车赫然在目。艾蛟

穿一件中国那边正时髦的草绿色军服，绿军
帽，但下身竟不伦不类地系了条笼基！赶车
人已坐在车前了。艾蛟介绍说，这位老爹是
老缅，会说云南话。车厢里面码着几
只大包，是艾蛟的货；厢壁上挂着一
个大水烟筒。
两人上车坐稳，那老缅就甩响

了马鞭。老马开步，头一扬一扬，脖
子上的铃铛“丁零、丁零”。艾蛟伸手
拿来水烟筒，从荷包里掏出烟丝，用
打火机点着，嘴巴朝筒口一贴，“唿
噜噜”的声音响起，那神情很是陶
醉；吸了一会，朝刀二羊：“老哥，要
不要来一口啊？”口气里透着亲昵。
刀二羊见那烟丝黄蜡蜡的透着

油亮，看上去的确诱人，就不由自主
地伸手接过。他学着艾蛟的样子深
吸一口，顿觉一股有淡淡甜味的香
气沁心入肺。想不到吸这水烟竟有如此美妙
的享受，刀二羊对艾蛟的警觉放下了几分。

老马的耐心极好，迈着一成不变的步子
走着。道路两边的树木一棵接一棵地从车旁
闪过。刀二羊忽见艾蛟从腰间抽出一把雪亮
的匕首，伸手在路边一棵大树上划了一刀，还
把缠绕在大树上的野山藤呼啦啦地扯下了一
片。他忽然心里一紧，这家伙是在做记号引
同伙前来抢劫？可艾蛟不可能知道他身上藏
有宝贝啊；那么抢他的钱？那块石头卖了五
千美金，旅店老板很可能跟艾蛟讲了。钱，他
分装在几个贴身的口袋里；可宝贝更重要，他
是用布条扎在胸口的。此刻正巧艾蛟叫停车
下去解手，车夫正背对着刀二羊。眼明手快，
他迅速地取出“宝贝”，将它塞进了水烟筒里。
“丁零丁零”，马车重新上路。回望来时

路，已无踪影，只有同样的林海、崖壁、山路在
身前身后起伏。“嘿，老哥，想什么呢？”艾蛟神
态轻松。“我在想，天黑前能到边境了吧？”刀
二羊回答。艾蛟“噗”的一声笑：“今晚在马车
上睡一觉，明天早上兴许能到。”“要赶夜路？”
刀二羊不由得紧张起来。

“心里发毛了吧？”艾蛟似乎很得意，“告
诉你，这匹老马有一双夜眼，野物过来，他会
嘶叫；再说，车上有猎枪，我还带着匕首呢！”
刀二羊不好再说什么。入夜，一棵棵大树和
一丛丛毛竹投下一团团黑魆魆的墨影，在老
马的背上晃动涂抹。刀二羊有些困，睡意蒙
眬中，忽听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还没回过
神来，一群人策马风驰电掣而来。他们不由

分说便将刀二羊五花大绑起来，身上
的美元全给搜走了；他随身带的东西
也被翻了个遍。艾蛟和赶车人也都被
绑了起来，可刀二羊看见艾蛟的货没
动，包括那根水烟筒。

老缅的长指甲里藏着刀片，绑匪
走后，他先割断了捆绑自己的绳子，
接着又替艾蛟和刀二羊松了绑。艾蛟
对刀二羊露出一脸歉意：“真没想到
会遇上土匪，让你受了这么大的损
失。”刀二羊无可奈何地说：“唉，命该
有此一劫。”话是这么说，他心里痛得
要死。没了美元，意味着他无法走出
国门了。呆在芒果寨，让他如何研究
和解密宝贝？

马车继续向前。快到边境线了。刀二羊已
认出这是他出境时走过的道路。他知道再往
前转过一个山坳，便是缅共游击队占据的村
寨。村寨后面有一条湍急的小河，就是界河。
河上有一座竹桥，对面的桥堍有中国的边防
检查站。游击队里一位姓宫的连长，边防队
的白连长曾把他带到芒果寨来，让刀二羊为
他治过病。
“能安全过去吗？”艾蛟突然问刀二羊。

刀二羊朝艾蛟望了一眼：“你没有通行证？”
艾蛟凑到他身边，压低了嗓门：“通行证是有，
不瞒你老哥，我这次还带了一点特货……”刀
二羊一愣———游击队将鸦片叫特货，他是知
道的。敢情这家伙是毒品贩子！艾蛟又说：“如
果你能帮忙过关，你的损失我全部补偿。我
带的钱刚才没被抢走，也是美元。”
刀二羊的心扑扑乱跳。艾蛟的话意味着

五千美元可以回来，他出国有望了！可付出
的代价是———跟毒品贩子同流合污！他不甘
心啊！那么拒绝他，揭发他？也不行，艾蛟有
枪；还有宝贝还装在他的水烟筒里呢！刀二
羊垂着脑袋闷声不响。艾蛟知道他胜利了。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 ! ! ! ! $!#摔倒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

我想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但生活上的
困难层出不穷，心灵的孤独更是无暇去思
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正常人来说
很简单的事，到我这儿就困难很多倍。比
如，一个人坐车。有一次，我带着行李箱等
一大堆东西，在成都火车北站赶火车。成都
火车北站很难走，有很多上坡下坡的楼梯，
那天又下雨，我走到一个垃圾箱旁边的时
候，因为路面上有一些乘客们带进来的雨
水，我一脚踩滑了，“啪”地就跌倒了。垃圾
箱被我带翻了，我整个人躺在一堆垃圾里。
最糟糕的是，很多人从那边路过，没有一个
人来扶我。

刚开始做假肢的适应性训练时，摔倒是
非常平常的一件事。起初，我很害怕，也很惊
慌，因为每次我都摔得非常痛，摔得很惨烈，
几乎都会挂彩。在厕所摔的那一次，我的下
巴受了很明显的伤。还有一次，下着大雨，我
在楼底下踩到了青苔，一下子就滑倒了，当
时痛得连舌头都吐出来了。那次摔得很严
重，右腿的骨头差点就出了问题。

可摔了以后，我也不能告诉身边的人，
怕他们会担心，以后更不放心我独自出门
了。但一个人出门就是我的目标，我不希望
以后上哪儿都需要人陪着。为了这个目标，
我就一直摔摔摔，直到摔出了经验。快要倒
下的那一瞬间，我可以非常快地变换姿势，
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不受伤。

第一次我发现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是
在练习一段舞蹈的时候。当时给我设计的舞
蹈动作，是要扶着轮椅的背，然后整个人竖
着翻过去，翻完之后就地下一字马。这段舞
蹈是双人舞，本来我的舞伴是坐在轮椅上
的，我翻过去的时候可以扶着轮椅的两边，
他顺便还能扶一下我的腰。但那天练习的时
候，我是自己一个人在训练。我妈妈在旁边，
没有人坐在轮椅上。等到做翻越的动作的时
候，因为轮椅上没人压着，整个轮椅失去了

重心，瞬间就倒下来了，我人刚
翻过去，轮椅就整个儿砸在了我
的背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全
跑过来看我。可我居然没有受任
何一点伤。

其实在我翻过去的那一瞬
间，我松开撑住轮椅的手的那一刻，我马上反
应过来，轮椅肯定要翻，我要尽可能地保护自
己。因为原本的舞蹈动作就是下一字，那个
姿势是重心最低的，也是最稳的。我只要保
持这个姿势，就能够减缓冲击力，所以轮椅
翻在我身上的一瞬间，我也跟着向前打开了
一字马，轮椅顺势搭在了我的背上，我向前
扑了一下，并没有伤到。那次之后，我突然发
现，在摔的那一刻，只要找一个支点，就可以
保护自己。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
己。有时候在练舞的过程当中，我会扶着舞
伴，或者扶着把手，去试一些动作，假设自己
这样摔下去会怎么样。我扶着他，掌握那一种
感觉，边做边想：如果我这么摔下去，会把哪
些部位摔到，那我的手应该怎么放，我摔下去
的那一瞬间，可以保护到哪些重要的部位。就
这样，我开始有了经验，在参加《舞出我人生》
节目的时候，我跟杨志刚排舞，在轮椅上摔了
三次，每次都是轮椅直接倾斜，整个人就翻过
去。虽然他们都吓坏了，但我把自己保护得很
好，没有一次受伤。因为我知道在摔的一瞬
间，就要很快把腿全部收回去，借助轮椅来保
护我自己。换成别人不一定能做到，因为一般
人没有这个收腿的意识。而我对我的腿很了
解，如果不收腿，小腿残留的那部分肯定会撞
在地上，那样我就必然会受伤。所以我下意识
地利用周围的环境来保护自己，连摔三次都
没有受伤，他们觉得很惊奇。

雅安地震发生的那一天，我正好在家
休息。刚把电脑打开，我就感觉到房子在
晃，接着就听见爸妈的叫声。我一下子就愣
住了，仿佛明明已经结束的噩梦，再一次骤
然降临。我惊惶地跟着爸妈一起往楼下冲。
到了楼底下，才看到街上都是人，整个小区
的人都出来了，茫然地看着彼此。刚刚的动
静就像是一场幻觉。但没有人敢回楼里去。
我们茫然地在街上徘徊，直到走不动了才陆
续回家。


